
8 世纪中叶至 9 世纪上半叶， 回鹘曾一度称

霸漠北。然而，至 9世纪 30年代末，回鹘汗国连年

疾疫，且大雪成灾。 同时，王室内部争权夺利而相

互倾轧。 这使回鹘国力日益衰弱。 至开成五年

（840），回鹘汗国被黠戛斯攻灭，其部众被迫迁移。

其中向西迁移的有三支，一支迁至今葱岭以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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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莫高窟第 100 窟 甬道北壁 女童供养人

采自沙武田《五代宋敦煌石窟回鹘装女供养像与

曹氏归义军的民族特性》图 41

原隶属于回鹘的葛逻禄部落合并， 之后建立喀喇

汗王朝；一支投奔至吐蕃统治下的河西走廊，与当

地的回鹘部落合并，建立甘州回鹘政权；另一支行

至天山南北，逐渐与当地的回鹘部落结合，形成以

高昌和北庭为中心的高昌回鹘王国［1-2］。

西迁后的回鹘人原本信奉摩尼教， 但受迁居

地的影响，逐渐改信佛教。所以在新疆的柏孜克里

克石窟、库木吐喇石窟、西大寺和七个星等佛教石

窟和寺院中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回鹘供养人。另外，

因归义军节度使曹氏家族与甘州回鹘王室联姻，

且敦煌在 11世纪中后期曾建立沙州回鹘政权，这

使敦煌石窟也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回鹘供养人画

像。 本文将对敦煌石窟和新疆石窟中的回鹘王室

儿童供养人及其服饰加以重点考察和研究。

一 甘州回鹘

9 世纪末 10 世纪初，张氏归义军政权在内忧

外患中走入“绝境”，已无力支撑政权。敦煌世家大

族经过重新“洗牌”，将归义军首任节度使张议潮

的外孙婿曹议金推为节度使。 曹议金上台后不负

众望，对内笼络僧俗官吏，维护社会安定；对外积

极加强与中原王朝和周边各少数民族政权的交

往。针对东边日益强大的甘州回鹘，曹议金采取联

姻方式密切双方关系， 他不仅自己娶甘州回鹘可

汗的女儿为妻， 还将女儿嫁给甘州回鹘可汗。 由

此，在曹氏家族及其姻亲营建的家窟中，我们多看

到著回鹘装的供养人， 其中既有曹议金回鹘夫人

的供养人像， 也有嫁给甘州回鹘可汗的曹议金女

儿及其子女的供养人像。 下面我们重点对这一时

期莫高窟第 100、454窟中的二身回鹘儿童供养人

加以考察。

1．莫高窟第 100窟的回鹘小公主

莫高窟第 100窟营建于曹元德任归义军节度

使时期，即 935—940年间。据贺世哲先生研究，该

窟的窟主是曹议金的回鹘夫人李氏， 而实际主持

修窟的人是曹元德［3］。 该窟甬道北壁绘制一组女

供养人画像，其中第二身是位女童（图 1），她双手

捧花盘，面向主室虔诚供养。她的前方有一绿色榜

题框，题名曰：“□天公主是甘州可汗……”［4］。 这

则题名保存得不完整， 我们还需结合她前后的女

供养人题名来考察她的身份。 女童的前后的两身

女供养人均著回鹘装，题名分别是：

第一身女供养人：

……郡……人汧……圣天可汗的子陇西

李氏一心供养。

第三身女供养人：

女甘州回鹘国可汗天公主一心供养。 ［4］49

第一身是曹议金的回鹘夫人； 第三身是嫁给

甘州回鹘可汗的曹议金女儿［3］223。从这三身女供养

人的排列顺序和题名来看， 女童当是嫁给甘州回

鹘可汗的曹议金之女的女儿，其题名“□天公主是

甘州可汗……”之缺失的第一个字当是“孙”字。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这位女童位列母亲的前

方，这并非反常现象。依照新疆和敦煌的回鹘供养

52· ·



人排列规律， 回鹘人习惯将子女绘制于父母的前

方。 而汉族则不同，往往将子女绘制于父母之后。

这位女童梳着整齐的刘海， 顶发用宽绸带扎

束。 这条绸带很长，上面饰有绿色四叶花纹，分二

股一直垂至腰部，末端剪为三角形。束发之上佩戴

桃形冠。此桃形冠原本有纹饰，但因其颜料层出现

“脱皮”现象而不能辨识，但从其前后两身供养人

即曹议金回鹘夫人和她母亲回鹘公主头戴桃形凤

冠来判断，女童很可能戴的也是桃形凤冠。

女童的面部已漫漶，看不清五官线条，但满脸

所贴绿色面靥却清晰可见。 如眉心和酒窝处用钱

宝圆，眉尾上方、两颊和鬓间装饰花叶形，这完全

符合“满面纵横花靥”之描述［5］。 女童佩戴上大下

小的双环耳珰；身穿圆领窄袖缺胯长袍，袍衣为红

色，略显宽松，长及脚踝处，上面饰满绿色的小团

花；脚部虽漫漶，但大致能看出穿尖头白鞋。

2．莫高窟第 454窟中的回鹘小王子

莫高窟第 454窟本是归义军节度使曹元深的

功德窟，大体营建于 940—942 年间 ［6］，30 余年后

其子曹延恭又出任归义军节度使，他组织家族力量

重修了此窟。此窟的供养人主要分布在甬道和主室

东部区域。我们认为现存甬道的供养人是曹延恭夫

妇重绘的， 而主室东部的供养人则基本是曹元深

始建时的原作 （部分供养人的脸部线条后人重描

过），不过，曹延恭夫妇在重修此窟时以他们夫妇

的名义重新改写了供养人的题名［7］。

第 454窟东壁门北侧南起第四身供养人为男

童形象。 由于这位男童位处两身回鹘装女供养人

之间，他的题名已漫漶，郭俊叶结合第 100、61 窟

的回鹘供养人排列规律推定他的身份， 是嫁给甘

州回鹘可汗的曹议金女儿所生之子［8］。 也就是说，

男童是甘州回鹘可汗之子。

这位甘州回鹘小王子的面部和头冠已漫漶不

清，服饰较为清晰。 他身穿深色窄袖缺胯长袍，袍

衣饰满较大的四叶花形图案，腰系宽带，右侧悬挂

两件细条状的蹀躞物。

上述莫高窟第 100窟的女童和第 454 窟的男

童都是嫁给甘州回鹘可汗的曹议金女儿所生的

子女。 关于曹议金女儿所嫁之可汗有阿咄欲 ［9］、

仁裕 ［10，11］、仁美 ［12］、景琼 ［13］等多种说法，本文认同

仁美说。 由此认为莫高窟第 100、454 窟中的两位

回鹘儿童就是仁美可汗的子女。

二 沙州回鹘

自上世纪 80年代以来，学界围绕沙州回鹘这

一专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目前基本认定在归义军

政权灭亡之后和西夏有效统治敦煌之前曾存在一

个沙州回鹘时期。 然而，关于这个政权，以森安孝

夫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是依附于西州回鹘

的政权 ［14-16］，而以李正宇和杨富学先生为代表的

部分学者认为是独立的回鹘政权 ［17］［11］272-299。 以上

两种观点，我们赞同后一种。 同时，也认同冯培红

将沙州回鹘统治时间大致定在 1030—1067 年之

间［18］。

1．莫高窟第 409窟中的回鹘小王子和小公主

莫高窟第 409窟是整体重修的一个洞窟。 关

于这次整体重修的年代， 形成西夏说和回鹘说两

种观点①。 近年来，松井太在第 409窟东壁门南的

① 持西夏说的主要代表作有史金波《西夏皇室和敦

煌莫高窟刍议》，《西夏学》第四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65—171 页；汤晓芳《对莫高窟 409 窟壁画人物“回

鹘国王” 的质疑》，《西夏研究》2018 年第 3 期， 第 54—61

页； 任怀晟 《敦煌莫高窟第 409 窟、237 窟男供养人像思

考》，《敦煌学辑刊》2019 年第 3 期，第 91—103 页；等等。

持沙州回鹘说的主要代表作有刘玉权《关于沙州回鹘洞窟

的划分》，敦煌研究院编《1987 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

会文集·石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 年，第 1—29

页；李正宇《悄然湮没的王国———沙州回鹘国》，敦煌研究

院编《1990 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辽宁

美术出版社，1995 年，第 149—174 页；杨富学《沙州回鹘

及其政权组织———沙州回鹘研究之一 》， 敦煌研究院编

《1990 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辽宁美术

出版社，1995 年，第 175—200 页；贾应逸、侯世新《莫高窟

409 窟与柏孜克里克石窟供养人对比研究》，《吐鲁番学研

究》2008 年第 1 期，第 110—119 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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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像的榜题框中发现两行回鹘文题记，分别是：

针对这一新发现， 学界又展开新一轮的讨

论。 松井太依据新辨识出的回鹘文题记再次肯定

了森安孝夫先生所提出的关于第 409 窟东壁门

南所绘国王为高昌回鹘王的观点 ［21］，并具体称作

高昌回鹘王阿厮兰汗（狮子王）［19］。 刘永增先生也

据此分析了第 409 窟的重修时间，认为“莫高窟

第 409 窟东壁南北两侧的回鹘供养像是西州回

鹘阿厮兰汗及其王妃， 该窟重修应在 11 世纪之

初的北宋末年”［16］8。与此同时，学界也出现不同看

法。 如任怀晟通过讨论第 409 窟国王像的题记、

妆容和服饰得出这身国王像为西夏皇帝像之结

论［22］。 随后，杨富学先生针对以上研究成果做了

积极回应。 首先，他驳析了由史金波先生和任怀

晟所提出的第 409 窟国王为西夏王之观点。 其

次，他再次论证了第 409 窟的国王不是西州回鹘

可汗而是沙州回鹘可汗 ［23］。 综观以上看法，我们

赞同杨富学先生的观点，即第 409 窟绘制的是沙

州回鹘可汗和其王妃的供养人画像。

（1）回鹘王子。 第 409 窟东壁门南回鹘可汗

前下方的一身男童像颇引人注意（图 2）。 他身

材矮小，还不及可汗的腰部，有学者称其为“回

鹘王子”［24，25］。 这位手持盛放宝瓶和宝珠供盘的

小王子头戴与可汗类同的尖顶高冠，由于漫漶，

已不能辨识其具体结构和纹饰， 但从遗存的下

圆上尖的高冠外轮廓来看， 他们戴的当是尖顶

花瓣形冠。

王子身穿圆领窄袖缺胯长袍，腰束窄带，上

挂蹀躞诸事。 王子袍衣的颜色与其父袍衣的颜

色一致，原本应该是红色，现氧化为黑色。 袍衣

在腰部左侧开衩，露出绿色里子。 脚穿白色尖头

靴子。

（2）回鹘公主。第 409窟东壁门北侧绘制 2身

回鹘王妃供养人像。 南起第 1 身王妃的前下方绘

制 1 身女童，从其身高和样貌来看，似为 2—3 岁

的孩童，她当是回鹘王妃的女儿。这位女童的姿态

充满动感，她高高举起右臂，并回首望向右手紧握

的花枝。女童的面部五官和发式已模糊，仅能看出

戴着叶形耳珰。由于女童仅遗存上半身，尚不能明

断其服饰，但从其肩部垂下的两条宽带判断，可能

穿的是背带裤。

2．莫高窟第 148窟中的回鹘公主

莫高窟第 148 窟是盛唐时期由以李大宾为

代表的敦煌李氏家族营建的一个大型涅槃窟。 在

张氏归义军时期，李明振作为李大宾的重孙又组

织李氏家族重修家窟。 至沙州回鹘时期，又在甬

道南北壁、主室东壁下方以及南北两壁龛下重绘

第 409 窟回鹘文

题记［19］
刘永增译文［16］7 刘宏梅译文［20］

01 il alsran xan 依尔·阿厮兰汗 颉 =阿思兰 =汗

02 män sävg（ï）…… 我，赛乌集…… 我娑匐克……

图 2 莫高窟第 409 窟主室东壁门南侧 男童供养人

采自《敦煌石窟全集 24·服饰画卷》，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第 211 页，图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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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莫高窟第 148 窟甬道南北壁、主室东壁和北

壁龛下表层供养人的绘制年代存在不同看法：第一，沙州

回鹘说，代表成果有刘玉权《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

敦煌研究院编《1987 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论文集·

石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 年；谢静《敦煌石窟

中的少数民族服饰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16 年；贾应

逸、侯世新《莫高窟第 409 窟与高昌回鹘供养人像比较研

究》，《新疆佛教壁画的历史学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0 年。 第二，西夏时期的回鹘供养人说，代表成果有

张先堂《敦煌莫高窟第 148 窟西夏供养人图像新探———以

佛教史考察为核心》，《西夏学》第 11 辑，2015 年。 第三，西

夏说，代表成果有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

文物出版社，1996 年，第 58 页；任怀晟《敦煌莫高窟 409

窟、237 窟男供养人像考》、《敦煌学辑刊》2019 年第 3 期，

第 91—103 页。 本文认同沙州回鹘说。

供养人①。

第 148窟的甬道南北壁分别绘制回鹘可汗礼

佛图和回鹘王妃礼佛图。 不知何时，有人在甬道东

端加砌窟门，致使回鹘可汗礼佛图和回鹘王妃礼佛

图的东端被掩盖。就人物画像来说，甬道北壁的回

鹘王妃礼佛图仅能看到王妃右侧一小部分身体和

其前方站立的二身女童画像（图 3）。

这两位女童当是回鹘王妃的女儿 ［25］218，即回

鹘小公主。 她们手拿花枝，并排站立在方毯上。 西

侧的公主较东侧的略矮一头，其年龄应该小一些。

两位公主的面部出现氧化和漫漶现象， 五官不甚

清晰。她们额前梳着整齐的短刘海，耳前各留一绺

头发，顶发用绸带束起。 此绸带在腰部打花结，一

直垂至脚踝部。 两位公主的绸带颜色有明显的差

异，东侧的为红色，西侧的为白色。 两位公主的束

髻上都套冠。 从冠的轮廓来看，无疑是桃形冠，装

饰纹样已漫漶，仅冠的底座残留金箔。

两位回鹘小公主都穿宽松的窄袖长袍， 袍裾

曳地，对襟、上臂、臀部有联珠纹装饰的横线。两位

公主的长袍也有相异之处。如一是领式不同，西侧

的公主为圆领，而东侧的公主为弧形大翻领；二是

长袍的颜色不同，西侧公主穿的是红袍，而东侧公

主穿的是蓝袍。

3．莫高窟第 237窟中的回鹘王子

莫高窟第 237窟甬道南北两壁分别绘制回鹘

可汗和二位回鹘王妃的供养人像。 甬道南壁回鹘

可汗的前方有一身童子像，其形象漫漶严重，几乎

看不清冠饰、面容和服饰。从隐约可见的上尖下圆

的头冠形态判断， 他戴的应该是与身后回鹘可汗

类同的尖顶冠。 这身童子的身高还不到可汗的腰

部，当为回鹘小王子。

4．西千佛洞第 16窟中的回鹘王子和公主

西千佛洞第 16窟始建于晚唐，五代、宋、沙州

回鹘和民国时期曾重修。 现存甬道和主室的壁画

主要是沙州回鹘时期重绘的［26］。

（1）回鹘王子。 西千佛洞第 16 窟南壁门西侧

绘制两身立姿供养人像，东起第一身是位比丘，画

像高大；第二身供养人身高略低，从其形象判断，

大概是十五岁左右的男童（图 4）。 这位男童的面

部已氧化为黑色，仔细观察，仍能在其丰圆的脸部

图 3 莫高窟第 148 窟甬道北壁 女童供养人

采自《中国敦煌壁画全集》第 10 册，第 26 页，图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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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识出五官，眼睛细长、眉毛短粗、嘴唇厚小。男童

的额前有整齐的短刘海，头戴尖顶花瓣形冠，红色

冠带绕耳后系于颏下。 头冠结构和装饰纹样虽然

较清晰，从勾勒的卷云纹样来看，还是略显简单和

随意，缺乏精细之感。

男童身穿橘色圆领窄袖缺胯长袍，袍衣饰满

小团花图案；腰束革带，鞓上有椭圆形的带銙，

并悬挂着大概是刀子、砺石、火石袋、针筒等蹀

躞物品 ［27］；脚穿尖头白色靴子。

这位男童手持长茎花枝，面向甬道而立，而甬

道南北两壁绘制的是回鹘可汗与回鹘王妃的供养

人像。我们注意到，这位男童的头冠和服饰样式与

甬道西壁的回鹘可汗的几乎一样， 仅是袍衣的装

饰图案不同，可汗的是团龙图案，而男童是小团花

图案。从男童的朝向位置和服饰特征来看，谢静称

其为“回鹘王子”［25］210当无疑义。换言之，这位男童

当是甬道西壁回鹘可汗之子。

（2）回鹘公主。 西千佛洞第 16 窟甬道西壁主

要绘制回鹘可汗及侍从像。 在可汗的左前方还有

两身形象较小的回鹘女童像。她们双手握花枝，并

排站立。由于画面漫漶，她们手握的花枝几乎看不

清线条和颜色。更甚者，她们的面部和头冠也已漫

漶， 不仅看不清五官， 也看不出头冠的线条和纹

饰。 有幸的是，头冠的外轮廓还残存墨点，大体能

看出是桃形，这说明两位女童戴的应是桃形冠。

两位女童所穿衣服样式与莫高窟第 148 窟甬

道北壁的两位回鹘小公主完全相近， 即窄袖对襟

长袍，袍裾曳地，对襟、上臂、臀部有联珠纹装饰的

横线。两位公主的袍衣均为红色，领部漫漶已看不

出是圆领或翻领。

第 16 窟甬道东壁绘制两身回鹘王妃供养人

像。 在北起第一身王妃的右前方有两身呈前后站

姿的女童供养人。女童的形象严重漫漶，仍能大体

看出她们等高且服饰相同。身高约及王妃的腰部，

头冠呈上尖下圆的桃形。 如果考虑第一身王妃头

戴桃形凤冠，那么，两位女童戴桃形凤冠的可能性

较大。女童的面部已漫漶不清，能看出穿的是窄袖

回鹘袍衣。这两位女童的位置和服饰特征表明，她

们当是两位王妃的女儿。 一窟之中绘出回鹘可汗

五位未成子女的现象实不多见。

上述莫高窟第 409、148、237窟和西千佛洞第

16 窟都有回鹘可汗和家人的供养人像，他们的题

名几乎都漫漶不清， 致使无法判定这四窟中的回

鹘可汗身份。 不过，史书有关于这一时期“沙州镇

国王子”和“沙州北亭可汗”之记载，又据李正宇先

生推断，他们可能是同一人［17］。 由此，有学者推测

这四窟中的回鹘可汗当有 “沙州北亭可汗”［28］，可

暂备一说。

三 龟兹回鹘

库木吐喇第 79窟中的回鹘王子

第 79窟方向不正，《库木吐喇石窟内容总录》

记录坐东向西［29］。 该窟西壁（前壁）门北侧下部绘

图 4 西千佛洞第 16 窟主室南壁门西侧 男童供养人

采自《中国敦煌壁画全集》第 10 册，第 33 页，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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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幅供养人像上部现已剥落，本文主要参考一些

画册图版，如新疆龟兹研究所编《中国新疆壁画·龟兹》图

版 224，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8 年，第 250 页。

制五身供养人像（图 5），均面南而跪①。我们在《唐

与回鹘和亲的历史纪念：库木吐喇第 79 窟新探》

一文中对这五身供养人的身份做了考证，认为自

南起的四身成年供养人分别是昭礼可汗、昭礼可

汗之妻颉里思力公主、昭礼可汗亲兄、昭礼可汗

之妻颉里公主（太和公主）。昭礼可汗的前方有一

童子，他双手合十，回首反顾，当是昭礼可汗和颉

里思力公主所生之子［30］。

这位童子身穿红色圆领窄袖长袍，腰部束带。

他的头部现已漫漶不清，但《新疆库木吐拉石窟新

发现的几处洞窟》记其“束冠”［31］，《印度到中国新

疆的佛教艺术》记其“束冠，黑发垂肩”［32］。 或许他

与其父昭礼可汗一样，戴的是尖顶花瓣形冠。

第 79窟佛坛东壁（正壁）绘有七身供养人（图

6）， 居中童子面北而跪。 南北两侧供养人相对而

立，南侧一身比丘和男女供养人各一身，北侧三身

比丘。我们对这七身供养人的身份以及与第 79窟

重修之关系做过讨论， 认为南侧的两身世俗供养

人是昭礼可汗亡故的父母腾里可汗和咸安公主，

居中的男童是昭礼可汗之子［30］。 这里再补充说明

一点，从这位男童的身高来看，大概是三四岁，而

经我们论证认为佛坛东壁的供养人绘制于昭礼可

汗继位之初，即长庆四年（824）或不久 ［30］，但腾里

可汗和咸安公主于元和三年（808）就已相继去世，

所以，这位童子只能是腾里可汗之孙，即昭礼可汗

之子。当然，他与前述西壁门北侧的第一身童子应

不是同一人，因为他身形略矮，当是弟弟。

这位男童头戴翻檐白色小毡帽，额前有刘海，

发辫垂后，身穿圆领窄袖团花长袍。 有幸的是，他

的汉文题名清晰可读，题曰：“童子搜阿迦”［33］。

四 高昌回鹘

1．柏孜克里克第 22窟中的回鹘王子

柏孜克里克第 22窟为纵券顶长方形窟。勒柯

克将该窟的营建年代断在 9—12 世纪 ［34］；贾应逸

先生判定在公元 11世纪中叶至 12世纪［35］。

勒柯克在《新疆佛教艺术》中刊布了柏孜克里

克第 22窟（勒柯克编为 10号窟）一组两张供养人

像图版，并将左侧的图版编为 a，将右侧的图版编

为 b。 b图是一位双手合十站立的供养人（图 7），勒

柯克推测是 15岁左右的男童，其题名回鹘文书写，

勒柯克转写为“t（a）ngrikan oyul qurt qa tigin t（a）

nagrimt（a）ngidam korki bu arur”［34］227，254。 这位男

童脸部丰圆，额前有刘海，头顶束发，上戴尖顶花

瓣形冠，冠带系于颏下，脑后散发垂至肩部；身穿

图 5 库木吐喇石窟第 79 窟西壁门北侧下方

男童供养人

采自《西域美术全集·龟兹卷·库木吐喇石窟壁画》第 229 页

图 6 库木吐喇石窟第 79 窟佛坛东壁 男童供养人

采自《西域美术全集·龟兹卷·库木吐喇石窟壁画》第 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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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领窄袖缺胯长袍，腰部系软带，在腹部置又出一

个半弧形软带，从而形成双带状。腰带的两侧佩挂

小刀、锥形物、磨刀石、袋子、手巾等蹀躞七事。 男

童脚穿白色靴子，靴底踩着垂直条带。

这位男童和 a图中呈跪姿的成年男供养人都

绘在后墙佛像基座的右侧，成年男供养人在上方，

男童在下方。这位男童的头冠、长袍样式与其上方

的成年男大体相同，只是长袍的装饰图案略异。男

童的长袍为素色， 而成年男红色长袍上饰众多黄

色圆形图案。 如果从这两身供养人的分布位置和

服饰特征来看，男童当是这位成年男供养人之子。

这位成年男供养人也有回鹘文榜题， 勒柯克转写

为“bu birtam adgu inalol”［34］225。 勒柯克据此称他

们为“回鹘贵族供养人”［34］226。 贾应逸先生据柏孜

克里克第 22窟门壁左侧绘有国王的供养人像，就

将该窟的供养人称为“王室成员”［32］448-449。 马振林

说回鹘文榜题显示， 他们分别是回鹘王者和回鹘

王子［36］。

2．柏孜克里克第 27窟中的回鹘小公主

柏孜克里克第 27窟为纵券顶长方形窟，正壁

有佛台基，两侧壁各有三个佛台座。该窟改建于公

元 11世纪中叶到 12世纪［35］430-431。 勒柯克在《新疆

佛教艺术》中亦刊布了该窟（勒柯克编为 17 号窟）

一组两张供养人图版，他将左侧的图版编为 a，将

右侧的图版编为 b ［34］255。 b 图中共有三身女供养

人，她们分布在后壁佛台座左下壁［36］37。 第一身供

养人身材矮小，乃女童，双手笼于袖内，面向基座

的主尊礼敬（图 8）。 她的题名以回鹘文书写在她

的前上方，勒柯克转写为“il tigin qiz tarim”［34］227，

译为汉文是“伊尔特勤幼女像”［24］445。 第二、三身均

为成年女供养人，她们当是伊尔特勤之妻，其中一

位当是女童的亲生母亲。 伊尔特勤幼女用绸带束

发，此绸带长及小腿部，且在腰部打成美丽的蝴蝶

结。束发之上戴金黄色桃形冠，上面用红线勾画火

焰纹样［36］37。女童的冠式与其身后的二位女性供养

人的冠式完全相同，仅在发式上有所区别。伊尔特

勤幼女梳中分，将额前发分左右自耳前垂至肩部；

而其身后的二位成年女供养人则梳蝴蝶状的博

图 7 柏孜克里克石窟第 22 窟 佛坛基座右侧

男童供养人

采自《新疆佛教艺术》（上），新疆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第 226 页

图 8 柏孜克里克石窟第 27 窟后壁佛台座左下壁

女童供养人

采自《西域美术全集·高昌石窟壁画卷》第 308 页

58· ·



鬓，上饰云气纹。 幼女佩桃形耳饰。

伊尔特勤幼女的服饰与其身后的两位女供养

人完全一致，为橘色翻领窄袖长袍，领子上绣着卷

草祥云图案［36］37，膝盖处有襕线。

与上述三身女供养人相对的， 即后壁佛台座

右下壁也有两身女供养人， 她们的头冠与服饰几

乎与后壁佛台座左下壁的二身成年女供养人相

同。 而在佛台座正壁的前壁有一身回鹘男性供养

人， 他头戴花瓣式尖顶冠， 身穿橘色圆领团花长

袍，他应该就是伊尔特勤，即女童的父亲。 从供养

人的布局来看，伊尔特勤应该是窟主。 也就是说，

后壁佛台座的正壁、 左右壁绘制的是伊尔特勤与

其妻女像。回鹘可汗的子弟称作“特勤”，伊尔特勤

及其家人属回鹘王室成员。

综上所述， 本文对莫高窟第 100、454、409、

148、237 窟和西千佛洞第 16 窟，以及库木吐喇第

79 窟和柏孜克里克第 22、27 窟中的回鹘王室儿

童的排列规律、身份及其服饰特征做了全面考察，

总结出五个主要特点：

第一，回鹘儿童大多排列于父母前面，偶有

排列在祖父母前面，如果有引导僧，则排在引导

僧的前面；第二，绝大多数回鹘儿童作回首状，以

此与身后的父母或祖父母形成呼应关系； 第三，

除幼童外，回鹘儿童的头冠和服饰基本与其父母

一致，遵循男童类同父亲、女童类同母亲的习俗；

第四，回鹘男童额前常梳刘海，耳前留一绺头发；

第五，本文所考察的回鹘王室儿童，其形象看似

矮小，但作为王子和公主，他们一旦成年，则非富

即贵。 王子会出将入相，甚至个别王子会成为可

汗，公主则出嫁豪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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